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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09—2019 年浙江省 89个县（市、区）旅游与文化资源相关数据，构建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

空间错位评判模型，分析其空间错位情况，并通过扩展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定量探究该省县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

空间错位机制。结果表明：(1)浙江省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明显，依据空间错位指数绝对值将各县域划分为

高、中、低 3 类错位区。其中，高错位区包括下城、永嘉、南浔等 20 个县（市、区），中错位区包括乐清、德清、

江北等 25个县（市、区），低错位区包括武义、江平、桐庐等 44个县（市、区）。(2)文化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市

场需求、交通可达性和旅游接待设施是影响浙江省旅游空间错位的重要因素，对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影响

最大的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其次是市场规模和文化资源，旅游接待设施和交通可达性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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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活动，而旅游业是文化属性非常浓郁的产业部门，旅游经济与文化资源禀赋的区域空间互促机制

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区域旅游发展实践表明，文化资源丰富并不意味着旅游经济发达[1]，从而产生文化资源

与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错位。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 John Kain首次利用“空间错位”（Spatial Mismatch Hypothesis, 

SMH)[2]概念来刻画城市快速空间重构影响下的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3]。之后，该术语被应用到黑人（少数族裔）、低收入

居民、新移民和妇女等社会弱势群体和城市职住分离等现象的研究[4]，认为空间错位作为反映城市或区域社会（空间）内部分异

性指标，亟待进一步探索空间错位的成因、效应与治理[5]。空间错位假说引入中国后，学术界开始研究“区域经济演进”[6]和“旅

游资源与旅游业增长”的空间错位现象[7]，重点探索了旅游资源、区位条件、旅游景区、旅游收入之间的空间错位关系，指出中

国国内或入境旅游流、旅游景区、星级酒店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空间错位，在个别省市或县（市、区）存在着“资源诅咒”现象
[8]。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聚焦国家或省市宏观层面，多关注单一时间节点或较短时间段内区域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空间错位现象，

机制分析多倾向于理论框架构建，难以为各地政府发展旅游业提供实际指导。本文借鉴空间错位指数模型构建区域文化资源与

旅游经济空间错位评判模型，从县域视角测度和分析浙江省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空间错位状况[9]，并采用扩展索洛经济增长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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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从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内生驱动作用和外生反馈作用两个方面探讨二者作用空间错位的机制，以期为促进该省文化

资源保护与传承，推动区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构建文化资源丰裕度来衡量区域文化资源优势。文化资源相关数据则主要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务院、国家

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和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等公布的各项名录。旅游收入是衡量区域旅游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选取

2009—2019 年浙江省 89 个县级行政区（为保持数据的连贯性，2019 年独立设市的龙港市仍算在苍南县中）旅游总收入平均值

作为旅游经济指标，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0—2019 年《浙江省统计年鉴》、2009—2019 年《浙江省旅游年鉴》、《浙江旅游统

计便览》和浙江省各县（市、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2 研究方法 

文化资源丰裕度评价模型：文化资源是指凝结了人类无差别劳动和丰富思维活动的物质、精神产品或活动。目前学术界关于

文化资源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资源本身价值的评估，缺乏一套定量评价的体系以测定区域文化资源的总体禀赋。综合考虑构成旅

游资源的丰裕度指数来衡量区域文化资源优势，以区域内省级及以上的文化资源为基本要素对区域文化资源进行研究和评价，

选取浙江省历史文化街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浙江省历史文化名村、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旅游度

假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国有博物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

产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13 项指标，构建区域文化资源丰裕度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权法和 TOPSIS 模型确定区域文化资源

丰裕度权重及其综合评价值[10]，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为不同用途与最优方案的贴近度，本文中

表示文化资源丰裕度；di+、di-分别为不同样区评价向量到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距离；aij 为 yij 标准化指标与权重 wj 相乘

后指标；aj+、aj-分别为指标 j中的最大值、最小值。ci越大，表示第 i项文化资源丰裕度越接近于最优水平。贴近度 ci的取

值范围为 0—1。当ci=1 时，文化资源丰裕度最高；当 ci=0 时，文化资源丰裕度最低。 

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评判模型：本文以浙江省 89 个县（市、区）2009—2019 年文化资源和旅游经济为研究对象，

构建旅游空间错位指数模型，定量测度二者之间的空间错位类型与错位程度。当某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文化资源丰裕度成正比

时，其旅游收入应为： 

 

式中，eij为浙江省第 j个县（市、区）的文化资源丰裕度；Ej为浙江省文化资源丰裕度总值；pij为浙江省第 i个县（市、区）

预期旅游收入；Pj为旅游收入总值。由于空间错位现象广泛存在于旅游经济与文化资源的发展过程中，因此本文引入旅游空间错

位指数（SMI），即预期旅游收入与实际旅游收入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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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浙江省第 i个县（市、区）实际旅游收入。为明确浙江省 89个县（市、区）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程度，

以便比较二者县际差异，对公式（3）进行拓展： 

 

当 SMIj>0 时，表明预期旅游收入大于实际旅游收入；当 SMIj=0 时，表明预期旅游收入等于实际旅游收入；当 SMIj<0 时，

表明预期旅游收入小于实际旅游收入。 

扩展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将文化资源作为资本投入要素纳入索洛模型，同时将影响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因素分解为经济发

展水平、市场需求、交通可达性和旅游接待设施。在技术中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基本假设前提下，构建以下扩展

索洛模型： 

 

式中，被解释变量 Y为旅游经济，采用各县（市、区）旅游总收入表示；解释变量包含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内生变量 K为

资本投入要素，用文化资源丰裕度表示；Xi为一组外生变量。其中，X1是经济发展水平，用各县（市、区）人均 GDP表征
[11]
;X2

是市场需求，选取商品销售总额这一指标表示；X3 是交通可达性，考虑到公路是县域交通的主导形式[12]，公路交通对浙江县域

旅游的影响也最大，所以采用各县（市、区）境内公路里程来衡量[13];X4 是旅游接待设施，研究表明旅游景区作为旅游接待的核

心和载体，在旅游资金投入、人才、技术、品牌等资源上呈现高度集中的态势，因此选择该指标测度。α为常数项；β0为文化

资源弹性系数；βi为外生变量弹性系数；μ为随机干扰项。 

2 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特征 

为了避免某一年度数据的特殊性，本文选取 2009—2019 年浙江省 89个县（市、区）文化资源和旅游收入平均值计算二者空

间错位状况。同时，为避免不同数量级和量纲的影响，利用极差法将数据归一化为 0.1—0.9 之间的数值，根据空间错位评判模

型计算浙江省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指数，具体如图 1所示。 

浙江省 89 个县（市、区）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之间存在空间匹配性[14]，即区域文化资源越丰富，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同时，也存在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空间错位性，即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旅游收入反而较低；或文化资源匮乏的地区，旅游收

入却较高。整体而言，各县（市、区）空间错位程度及方向相对稳定，旅游经济发展相对于文化资源呈现负向错位的地区较多，

错位指数值基本集中在-4—4之间。本文依据空间错位指数的绝对值，将各县（市、区）划分为高错位区（>1）、中错位区（0.5—

1）和低错位区（0—0.5)3 种类型。 

3种类型的具体表现为：(1)高错位区包括下城区、永嘉县、南浔区、萧山区、普陀区、庆元县、滨江区、泰顺县、拱墅区、

龙泉市、海宁市、仙居县、上城区、江山市、宁海县、鹿城区、鄞州区、诸暨市、景宁畲族自治县、瑞安市 20个县（市、区）。

其中，下城区、萧山区、普陀区、滨江区、拱墅区、鹿城区、鄞州区和诸暨市旅游空间错位指数为负值，说明这些地区实际旅游

收入比预期旅游收入高，文化资源丰裕度较低，但旅游经济发达，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并不依赖于文化资源；永嘉县、南浔区、庆

元县、泰顺县、龙泉市、海宁市、仙居县、上城区、江山市、宁海县、景宁畲族自治县和瑞安市旅游空间错位指数为正值，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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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区实际旅游收入低于预期旅游收入，虽然文化资源很丰富，但是未充分发挥预期的吸引力来拉动旅游经济，旅游经济一直

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为旅游滞后型地区，未来旅游经济发展存在较大提升空间。(2)中错位区包括乐清市、德清县、江北区、富

阳区、永康市、西湖区、余杭区、柯桥区、松阳县、桐乡市、象山县、嘉善县、临安区、椒江区、温岭市、临海市、海曙区、淳

安县、新昌县、安吉县、奉化区、长兴县、东阳市、定海区和莲都区 25个县（市、区）。其中，乐清市、德清县、江北区、富阳

区、永康市、西湖区、余杭区、柯桥区、松阳县、桐乡市、象山县和嘉善县为正向错位，该类型地区具备一定文化资源优势，旅

游经济处于浙江省中等水平，较文化资源而言相对滞后；西湖区、桐乡市、象山县文化资源丰富，优渥的文化底蕴带动区域旅游

经济开发，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应；临安区、椒江区、温岭市、临海市、海曙区、淳安县、新昌县、安吉县、奉化区、长兴县、

东阳市、定海区和莲都区为负向错位，该类型地区文化资源基础较差，旅游经济发展相对超前，两者错位发展程度一般；临安区、

椒江区、温岭市缺乏影响力较大的优质文化资源，但是通过文旅融合、文化创新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3)低错位区包括武义

县、江干区、桐庐县、缙云县、建德市、三门县、平阳县、磐安县、常山县、龙湾区、洞头区、云和县、文成县等 44个县（市、

区），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程度较轻的地区在全省范围最大，该类型地区文化遗存较少，资源基础较差，旅游经济同样

欠发达，旅游经济与文化资源呈现一种低水平均衡发展状态。 

 

图 1 2009—2019 年浙江省旅游空间错位指数年均值分布 

3 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机理 

3.1 实证结果 

为了避免地理空间因素对结果造成偏差，本文引入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对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

空间错位机制进行了定量研究[15]，同时以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OLS）作为对比。运用 SPSS20.0 软件对各解释变量进行相关分

析，发现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在 10以内，表明不存在明显多重共线问题。GeoDa1.6.5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整体上通过了 10%

置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通过比较模型的 Log-Likelihood、AIC 和 SC 三大拟合优度估计值，本文发现 SLM 和 SEM 模型拟合度指

标 Likelihood 均大于 OLS 估计结果，说明空间回归模型优于传统线性回归模型。同时，空间滞后模型的 Log-Likelihood 值最

大，AIC 值和 SC值最小，说明空间滞后模型拟合度最高，从而得出空间滞后模型最优的结论。 

3.2 错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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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型估计结果可知，影响浙江县域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的最大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其次为市场规模和文

化资源，旅游接待设施和交通可达性影响较小。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关系如图 2所示。 

 

图 2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作用机制 

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内部作用机制：(1)区域文化资源对旅游经济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资源的独特性和丰富

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旅游经济的发展潜力，只有将文化内涵贯穿到旅游发展的全过程，实现旅游产品和文化内涵的统一，才能

使区域旅游具备持久的竞争力、生命力和市场吸引力。文化资源资本化形成旅游经济资本，再通过市场运营造就旅游业，文化资

源是旅游经济发展的内部驱动因素。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等环杭州湾地区是浙江省旅游经济的高值区和热点区，丰富

的文化资源底蕴为当地旅游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区域的文化资源禀赋并不能决定其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拥有丰富的

文化资源不一定能够取得较好的旅游经济效益。如，丽水和温台地区虽然拥有不错的文化资源优势，但是旅游经济并未得到充分

发展，在区域内处于落后地位。因此，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资源转化的方式和外部影响因素。(2)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对

文化资源的反馈。旅游业作为一种能够产生较强文化效益的经济产业，对区域文化和文化资源的繁荣发展具有积极的反馈作用，

能够有效促进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进而积淀形成区域新的优秀文化资源。首先，旅游是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途径。旅游经济对

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主要由市场驱动，不同于国家财政投入进行的保护和传承，是一种基于利益机制实现的保护。旅游业通过

将文化资源产生的经济效益传导给文化传承者，进而形成对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动力。其次，旅游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催化剂。浙江

众多以古村落为代表的文化资源还无法成为可供消费的旅游产品，在发展旅游业之前仅仅是当地居民生活场所，并由于人口流

失不断衰败。随着乡村旅游、文化旅游的发展，古村落资源转化为文化旅游产品走向市场，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在旅游业发展

过程中实现了自身价值的重构。第三，旅游是孵化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平台，旅游业的发展催生了一批全新的、面向游客的文化

产品和服务，丰富了文化产业的内容。如，位于金华东阳市的横店影视城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为一体，基于历史剧和古装

剧拍摄基地这一明确的产业定位，借助影视大片的拍摄，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开发与影视结合的旅游产品，积极打造影视产业

链，逐渐形成集聚效应和品牌效应，带动了影视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外部驱动机制：(1)市场需求。统计结果显示，浙江省2015—2020 年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收

入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旅游需求和消费市场。国内旅游市场主要由浙江省本地游客构成，占全省旅游接待总量

的 50%以上；省外市场以江苏省、上海市和安徽省为主，3 个省份游客的比例在 20%左右。长三角地区作为全国经济增长最具活

力的核心枢纽区，是国内旅游消费需求最为集中的区域，为浙江省提供了强大的近程客源市场支撑。为了给不同旅游者提供多样

化和多层次的产品，浙江省业已形成了海洋旅游、山水旅游、文化旅游等一系列精品旅游线路，充分满足了消费者多元化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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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2)经济发展水平。浙江省发达的民营经济为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投入，同时政府部门积极向社会提供包括旅游基础

设施在内的各类公共产品，不断改善旅游发展环境，因此旅游经济走在全国前列。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了浙江省旅游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浙东北各县（市、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基础服务设施、产业结构、资金投入、资源开发等方面均优于

浙西南地区，而浙西南地区虽然具备资源优势，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交通和服务设施不够完善、旅游资源开发不充分，

从而抑制了旅游经济的发展。(3)交通可达性。区域交通的便捷程度直接影响了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进而影响到旅游市

场和旅游业发展规模。交通网络的建设和完善带来了“时空压缩”效应，能够改变节点城市区位条件和旅游交通可达性，从而减

少国内外游客的出行时间和空间成本，这将影响旅游者对旅游景点的选择，引导和促进产业资本对目的地旅游资源开发和项目

建设。随着沪杭城际高速交通网络的完善，东海大桥、宁波—舟山连岛工程、杭州湾跨海大桥和嘉绍跨江大桥等一系列重大工程

的建成，长三角逐步实现了交通一体化，距离和时间成本对浙江省旅游市场造成的不利影响不断缩小。具体而言，环杭州湾和浙

东沿海地区优越的交通区位条件对旅游经济拉动作用较大，而浙西南地区多为山地丘陵地带，交通不便，尽管有着优良的生态环

境旅游资源，但受到可进入性的制约，游客难以到达，严重影响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4)旅游接待设施。一个地区的接待水平

直接制约着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良好的旅游接待设施能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浙江省重视旅游产业发展和

基础设施建设并重，旅游产业逐步完善化、人性化、智能化，尤其浙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

施投入力度更大，景区、饭店和旅行社等在数量和质量上拥有极大的优势，为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借鉴空间错位指数模型构建了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评判模型，对浙江省县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空间

错位状况进行了定量测度和分析，并通过构建扩展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从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内生驱动作用和外生反馈

作用两个方面探讨了二者的空间错位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评价。浙江省区域文化资源与

旅游经济之间存在着空间错位性，文化资源匮乏的地区旅游收入较高，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旅游收入反而较低，存在着一定的

“资源诅咒”现象；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程度差异明显，依据空间错位指数的绝对值将各县（市、区）划分为高错

位区、中错位区和低错位区 3 种类型。(2)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机制。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对浙江省旅游经济发

展影响因素进行识别，从而构建浙江省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空间错位机制。区域文化资源是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文化资

源的开发利用可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和促进旅游消费两方面推动旅游经济增长，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带动文化产业发展，实现区域文化繁荣发展，进而积淀形成区域新的优秀文化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交通可达

性和旅游接待设施等是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的外部驱动力。 

4.2 讨论 

基于浙江省的实证分析表明，本文构建的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评判模型能够较好地测度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

经济的空间错位程度，并能够有效判别各地区错位类型与特征，同时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机制的分析为浙江省各

县（市、区）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差异提供了理论解释。为了进一步促进浙江省文化资源利用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提

出以下 3点建议：(1)着力开发文化资源，深入挖掘文化内涵。重点强调地方文化资源的深层涵义，凸显地方特色与风格。(2)打

造旅游产业集群，推进特色块状经济建设。县域需大力推动各县（市、区）之间协作互动，实施产业集聚策略，促进旅游产业集

群发展，建成一批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的特色旅游业示范区和示范乡镇，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特色旅游产品、企业集团和品

牌，最终形成若干在全国有品牌知名度和重要影响力的特色旅游业。(3)加快文化旅游品牌建设，培育文化旅游企业集团。浙江

省在长三角区域中拥有独特的山水资源优势，应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突出本土旅游特色，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市场吸引

力和产业竞争力的品牌，建成以“诗画浙江”品牌为龙头，以城市旅游品牌为支撑，以企业、节庆、服务品牌为补充的区域旅游

品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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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点从内外因探讨了旅游资源与经济的空间错位机制，但相关变量衡量及其作用机制受篇幅限制未作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政策实践导向、客源地市场等因素也可能进一步造成空间错位，因此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的衡量指标选取依然值得今后深

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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